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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和平与性别政治的中国视角 
——评李英桃的《女性主义和平学》 

 

胡传荣 
 

摘  要：和平是人类的不懈追求。当今世界对和平的理解因远远超越了“没有战争”的简单认知而莫衷

一是。但是女性主义者所密切关注的是：对占全球人类之半数，却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而言，和平意味

着什么？就此，《女性主义和平学》一书的作者给出了一名中国学者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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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不懈追求。在当今世界，对和平的理解已远远超越了“没有战争”

的简单认知，而越来越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面对莫衷一是的和平观，女性主义者的目光聚

焦于如下关切：对占全球人口之半数，却经年累月地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妇女而言，和平的内

涵和外延是什么？它与人的性别是否有关及关系如何？怎样实现她们的和平理想？在《女性

主义和平学》一书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桃教授就此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的心声。 

阅读该书，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作者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关于和平的

思考。通过详尽梳理国际和平运动和国际和平学兴起与发展，以及国际妇女运动、妇女研究

的历史、中国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的文化渊源及现状，作者提出，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实践和

理论探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

在从中汲取养分的同时推动其发展，才能使自身得以拓展和深化。在充分总结古今中外就和

平展开的探索，尤其是各国女性主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她对国际和平学创始人约翰·加

尔通推出女性主义学者基本赞同的把和平界定为所有形式暴力的消失或减少及非暴力的创造

性转化的观点，以及将它分为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分析框架，有继承，有挑战，更有充实。 

消极和平意即消除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直接暴力，积极和平则表示由社会政治经

济结构、文化给人带来的苦难即间接暴力不复存在。在作者看来，这一架构对人的内在因素

缺乏足够的重视，真正的和平是内在和平与外在和平的结合，因而对和平的分类还应当包括

内心和平。它必须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其建构是多方面的。每一个人都有必要从自己

做起，纠正有关人生而自私，每时每刻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对人性的片面认识，消除心

灵深处的仇恨和冲突欲望，使奉献、爱心、宽容和理解融入人类所有文化中，搭建人与人之

间、两性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明桥梁。作者不仅强调人类的共性，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重构立足于传统人性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体系。为此，她质疑把“没有直接

暴力”界定为“消极和平”的做法，认为能够增进人类和平的一切努力都是积极的。与一些

权威人士的立场相比，书中的见解蕴含着更为深切的人文关怀。 

以社会性别为其核心分析范畴、从该角度审视和平学基本概念和关键领域构成了《女性

主义和平学》的一大特色。社会性别与性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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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与生理上的男女并非一一对应，两大性别群体内部千

差万别的个体则被要求符合上述人为建构的范式。社会性别概念中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因

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双方间存在鲜明的反差和主与从、

尊与卑等权力关系。作者对传统的战争与和平观的社会性别分析显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

会中，该两者分别被同男子和妇女相联系。和平由战争定义，且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被当

作其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如同女性被诠释为“非男”和男性的附庸。服兵役是许多社会年

轻男子的成人礼，并同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相联结，从中产生的一种排斥“女人味”的暴力

文化令“男子气”与国家形象互为依托。以女性特质描绘非西方他者成为西方大国将帝国主

义和殖民统治合理化的重要方式。与战争/和平的二分法彼此贯通的还有国际/国内、混乱/有

序、主权国家/个人等。各国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利益导致其彼此间战争

的合法化和常态化，人的生命在国际“冷血算计”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战争之外的其他暴力

被忽略，妇女在战时做出的贡献和遭受的苦难也淡出人们的记忆。从该书有关诺贝尔和平奖

的社会性别分析中可以发现，尽管颁奖者的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但和平等于没有战争的

传统认知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是和平建

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并使这一维度对和平学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变得更加具体和深刻。 

鉴于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旨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作者始终将它们置于其著述

叙事的中心。上编《消除直接暴力》除探讨女性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在缔造和平中的作用外，

首次把严重侵犯妇女人权，却一向被当作“私家琐事”的家庭暴力列为其研究的一项内容；

下编《通向积极和平》从她们的生活实际出发，涵盖了直接关乎其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领域。

她把妇女放在由社会性别与民族、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分层机制共同构筑的权力网中加以

考察，展示她们与战争的相互塑造和相互影响。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女性不仅和男子一样，

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被迫颠沛流离，还会遭遇针对她们的特殊侵害，她们在和平时期受到

的种种歧视也会变本加厉，但其相当一部分人的命运因直接或间接地投身战场而改变。为达

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有些妇女不惜承受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任何代价。女性在战争中扮演的

角色取决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及冲突方的地位、立场等。同理，在不同环境下，她们对和平的

理解和从事的相关活动也因其民族、种族、国家等差异而不尽一致。在上述两种情形中，社

会性别因素的效应不容小觑。这些论点体现了作者既强调社会性别分析的重要性，又避免将

它唯一化的立场，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 

如同妇女不是战争的局外人，她们也站在和平运动的前列，积极参与结束冲突、实现和

解和重建家园的进程。基于战争期间针对妇女的暴力和战场上的暴力性质上如出一辙，作者

把消除前者提到缔造和平的一个亟需关注的组成部分的高度。对国际社会为此开展的实践和

妇女在推动和平中的巨大作用及其无法充分发挥自身潜能的讨论彰显了该书的独具匠心。 

而超越公共/私人、高级政治/低级政治的分野构成了书中一个更为突出的亮点。作者尖

锐地指出，妇女占受虐者 90%以上的家庭暴力和战争及武装冲突中的暴力是控制/被控制的权

力关系和崇尚暴力的社会文化在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体现。它不但给她们带来沉重的身心

创伤，也阻碍经济发展，扰乱社会治安。且上述两种暴力会彼此强化，以至殃及世界的和平

与安宁。她对由结构暴力导致的贫困、生态环境恶化与战争和冲突的互动、健康与暴力、文

化暴力与其他类型暴力关系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无法截然两分，二者的

铲除也紧密相连；而文化暴力是上述两者的反映并为之提供依据，甚至为其推波助澜，所以

和平理念的培育、传播和和平教育应成为实现积极和平的重要途径。为此，作者把较男子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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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形形色色暴力的侵害、却常常被置之度外的妇女与她们在各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拥有

同等的尊严和价值列入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和平的核心指标，作者一方面着墨于贫困的女性化、

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女性生育健康与艾滋病、文化暴力与社会性别歧视等事关其生存境

遇和质量的议题，全力倡导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展现生态女性主义、女

性主义和平教育等妇女为争取自身和人类光明未来的努力中的能动性和智慧，敦促她们以主

体的姿态追寻积极和平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女性主义和平学》将妇女放在中心位置并不意味着男子的边缘化。作者自觉破除制造

自我/他者、男性/女性、国家/国际社会、人/自然等一系列对立，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处理

双方间关系的等级制二元思维，可堪称是构建和平文化的一次身体力行。在女性主义研究中，

与致力于使男女结成平等伙伴相辅相成的是反思以性别定位的概念、范畴组合内部各方的意

义和价值。作者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与女性主义一同被拒斥于国际关系学主流之外的和平学中，

以妇女的名义，为涉及整个人类向何处去，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加以解决，却难登该学科大雅

之堂的问题寻找答案，从而独辟蹊径地提请人们谨记马克思主义视妇女解放的程度为衡量普

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之著名论断及其深刻涵义。 

最值得称道的是，这本国内女性主义和平研究的拓荒之作牢牢地把握“思考全球化、行

动本土化”的时代特征，兼顾所研究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既及时追踪国际学界的

最新走向，又紧密结合本国国情，把动态地理解人类面临的暴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对和

平进行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重新考量作为其重点，抽象出颇具新意的“中国语境中的动态三

维女性主义和平观”。它以国家这一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体为起点，包括和平概念从“没有

战争”依次向“无有组织的直接暴力”、“没有无组织的直接暴力”、没有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

的拓展，和平主体的范围由国家到社区、非政府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扩大，以及第

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意识在中国的逐步增强等三个向度。作者从中国曾有一百多

年遭受外来侵略和奴役的历史和目前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出发，在国际和平研究

中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天平向后者倾斜的背景下，强调两者间关系的平衡，不但清醒地认识到

个人的幸福安康离不开国家的强盛，亦不过于理想化地以前者为后者想当然的结果。这可以

说是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形成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自觉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发扬光

大的标志，而上述理论自觉也会因中国语境中的这一女性主义和平观而增强其包容性。她对

中国在和谐中发展、在和平中崛起，并朝着积极和平的方向不断迈进，而中国妇女在这一进

程中不仅获得平等、发展与和平，并成为中国和世界迈向积极和平的直接推动者充满期待，

更表达了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决心为本国和全人类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愿望。 

人类进入 21 世纪已十年有余，此间国际社会的进步虽有目共睹，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尚未摆脱战争的阴影，危机和动荡频频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任重而道远。《女性主义

和平学》不啻为理解和应对其中所反映的矛盾打开了一扇通常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别样景观的

窗口。尽管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围绕该书主题展开的全方位、多角度的争鸣将

促进相关研究不断延伸其广度和深度，在为和平大厦添砖加瓦的创新中焕发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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